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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子到武六家去要钱，武六借他
五百块钱已经好长时间了。

壳子坐在武六家里，等着武六提
说“钱”。壳子心说武六但凡提说起钱
的事，比如什么东西多少钱，比如赶集
时花了多少钱，比如麦子又涨了几分
……他就能像捏住线头般，轻轻地扯
拽到武六借钱还钱的事上去。壳子紧
张得脸上一忽儿白一忽儿红，编好的
话一跳一跳都到了嗓子眼儿了，可武
六偏偏不提说钱。

壳子在武六家坐了半晚上，武六
都没有提说一件有关钱的事。或许武
六提了，壳子没听出来。壳子的心让
武六的“咸淡话”把魂给扯跑了。这是
壳子回家后，媳妇骂壳子的。

壳子半夜了才回到家。壳子从没
有半晚上的不着家。壳子在地里圈了
猪圈，养着三十八头猪，把家也搬到了
地 里 。 壳 子 很 少 回 村 里 。 回 去 干 啥
呢？忙，当然是一个原因。就是村里
有事回去了，壳子也是站在人堆的后
面，默默地立一会儿，或是跟着旁人嘿
嘿地笑几声。壳子无论站在哪儿，都
是一个让人觉得可有可无的人。要不
是武六借了钱媳妇叫他去要，他可能
一辈子也不会去武六家的。可是，这
个晚上，壳子从武六家回来后，就想着

明个夜里还要去。
媳妇迷迷糊糊地叫壳子把要的钱

压她枕头下，说是明个赶集给她爸买
寿礼。壳子没理会媳妇的话，兀自先
将一双冷手钻进媳妇的被窝，拍着媳
妇的屁股问媳妇知道刘邦项羽不？知
道四面楚歌虞姬乌骓马不？媳妇倏地
把一双眼就瞪成了探照灯一般，在壳
子的脸上扫来扫去，问壳子钱呢？壳
子却不接媳妇的话，还在刘邦项羽楚
霸王说个不停。媳妇忽地坐起，噗地
就将一口臭唾沫吐到壳子的脸上，也
不管半夜，指着壳子就骂开了。

壳子不生气。媳妇骂他虽是家常
便饭，可今天晚上壳子不舍得让媳妇
的脏话碰一下心里的高兴。他抹了把
脸，嘿嘿笑着说，不就欠你点钱吗？急
啥？壳子还想给媳妇讲说刘邦项羽什
么的，这些都是听武六讲的。壳子没
想到武六光景过得不咋样，肚子里倒
有不少的货，古时候、眼目下，中国的、
外 国 的 ，张 嘴 就 能 云 来 云 去 说 个 道
道。壳子看媳妇没心思听他讲，心里
叹息着人和人的差别时，就给媳妇保
证明天一定把钱要回来。

第二天晚上壳子没等媳妇催撵，
撂下筷子就要出去。媳妇在背后硬撅
撅地喊他，叫他别净听武六扯闲话，好

歹把钱要回来要给她爸买寿礼。
壳子哼也没哼一声，脚步搅得飞

快，还没进武六家，就听见武六家的电
视上体育比赛的声音。

壳子刚闪进门，武六就指着电视
说，你瞅你瞅，臭啊。你说，他带个球
也带不了，还能干了啥？壳子从没看
过足球比赛，家里的电视是儿子女儿
的。人家看什么，他就跟着扫上两眼，
也看不出意思来，圪蹴在炕头，吃上几
根烟，就裹着一身的乏累睡去了。明
天还有一堆的活哩。壳子的日子一年
跟一天一个样，十年跟一年一个样。
壳子觉得自己就像地里的庄稼圈里的
猪一样，见日头就长才是本分。壳子
没想到人除了挣个好吃穿，还该踅摸
些有意思的事情做做。

壳子觉得武六是个有意思的人。
虽然武六家的电视是巷里最小的最旧
的，武六家的房子还是三十年前的土
坯房，可壳子觉得武六的日子过得比
谁都有意思。

壳子坐在武六家的炕头，和武六
看了半晚上的足球，越位啦点球啦，在
武六三番五次的讲解下，壳子还是迷
迷糊糊，可壳子的心里咂摸出了一点
意思。壳子为自己心里的那点意思欢
喜得早忘了来武六家的意图了，只在

脚搭在自家门槛上时，才忽地想起媳
妇的话来，缩手缩脚地上炕睡觉，不敢
惹出半点声响惊动了媳妇。

壳 子 和 媳 妇 的 架 是 早 上 起 来 打
的。

一大早的，壳子正在拌猪食，媳妇
指着壳子跳脚骂了起来。壳子本不想
打媳妇。结婚十多年了，壳子没动过
媳 妇 一 下 。 家 里 的 事 都 是 媳 妇 说 了
算。可壳子突然觉得媳妇原来这么不
讲理，吼骂声也是这样的难听，壳子的
脸一阵赶着一阵的黑紫。媳妇却不管
壳子脸色的难看，跟平常一样自顾斥
骂壳子的窝囊。“啪”的一声，媳妇还没
反应过来，壳子的一个手就掴到了媳
妇的脸上。壳子圆瞪着眼睛，叫媳妇
再骂，说你敢再骂我就打烂你的头。

壳 子 准 备 出 去 找 人 借 钱 给 媳 妇
时，武六送来了钱。壳子心说完了，没
个由头咋好意思再去人家家呢？就耷
拉个脸不想接钱。武六转身要走时喊
壳子晚上闲了来家坐。壳子一听，高
兴得差点蹦跳了起来。路上武六的影
子都看不见了，壳子还在门口站着。
壳子觉得武六才活得叫个活，说人活
着 不 就 是 活 那 点 意 思 吗 ？ 什 么 意 思
呢？壳子也说不清，可壳子的心里却
充满了澄明和快乐。

日 子 里 的 那 点 意 思
■袁省梅

吾村论乡贤，冯万才
当是也。

冯万才是我本家一位
叔父。他是一位朴实的农
民，虽终生以农耕为业，却
不失为一位“饱学之土”。

冯万才，早期名冯万
财。这名字，顾名思义，承
载 着 长 辈 浓 厚 的 希 冀 色
彩，希望下一代能光耀门
庭，拥有万贯家私。这也
无可非议，改革开放后，国
人摈弃了政治挂帅年代的
极左思维，发家致富成了
中国农民的热切向往。

纵观其多半生，他也
没发什么大财，有负长辈
的寄托和希望。他的名字
后改为“万才”，我看最为
妥帖，因为他满腹诗书、才
华横溢，又才能出众、文武
双全。“武”，他躬耕农田，
从事稼穑，犁耧耙耱样样
拿得起；“文”，他在农业社
时当过生产队保管、会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聘
为公社棉花采购站的会计
人员。

叔 父 是 吾 村 的 活 字
典。对村庄的历史，他成
竹在胸，如数家珍。每每
与我谈起解放初期村庄的
格局，他总娓娓道来，对村
里曾经拥有的大庙、关帝
庙、文昌阁、祖师庙、娘娘
庙、龙王庙、地宫庙、单碑
楼等，叔父对它们的位置、
建筑规模和结构都了如指
掌。他生动地描述道，村东口建有一座
青石双碑楼，为在此居住了数百年的冯
氏家族的功德碑。双碑楼上四个角，共
悬四个风铃，一阵风吹来，发出“叮铃
铃”“叮铃铃”的悦耳之声。位于村东南
附近的文昌阁，即文庙，是文人雅士相
聚之处，属木质建筑，高达三层，巍峨壮
观。可惜，一些镌刻着村庄历史痕迹和
标志着人文积淀的建筑、文物，都毁于

“破四旧”运动、“大跃进”或“十年动乱”
中，说到这些，叔父语气不免伤感。

叔父，在乡村世界实属“另类”。他
不打扑克，不抽烟，不喝酒，不下象棋，
又绝少串门，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其
藏书甚丰，卧室柜子摆得满满当当，沙
发、枕边，尽是一摞摞书。其中不乏历
代典籍，如《山海经》《史记》《诗经》《唐
诗三百首》《资治通鉴》《康熙字典》……
还有当下出版的《庄子传》《唐宋诗词鉴
赏》《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莫言
全集》等许多经典著作。“三余”（雨天、
夜晚、冬闲）是他读书的最佳时机。

每当回村，和他谈起某一朝代的历
史，叔父总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就像
一位博览群书的史学家！

他对历代名家的诗词、散文作品也
能品评一二。一些诗词他能信手拈来，
当场吟诵，倒背如流。几年前，我们教
育局联合市广播电视台、文体局、市诗
词楹联学会和市图书馆，举办了首届青
少年诗词大赛，随后市广播电视台将其
录制成特别节目，分七个周末晚上在黄
金时段隆重推出，我是参与者之一。据
叔父说，他每期必看，没落下一期。他
遗憾地说：“如果全市举办全社会的诗
词大赛，我一定要报名参加。”看着年逾
七旬、雄心不减的叔父脸上泛着自信和
幸福憧憬的光泽，我不由心生敬意！

我坚信，叔父有这个能力。叔父生
不逢时，怀才不遇。他自幼聪慧过人，
记忆力特强，学生时代品学兼优，因历
史原因，叔父继续求学和上升的通道被
阻隔，从此，他的人生完全涂上了农民
的底色。如果有适当的平台，他的人生
完全会是另一番样子。从文，或许会著
书立说，以著作等身；从军，或许会进入
将军行列。可惜，人生从来不能假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乡村
焕发了新的生机，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像
火山一样喷发。他的责任田，在以叔
父、婶子为主力军的打理下，井井有条，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他崇尚科学种
田，注重棉花、小麦和玉米种子新品种
的引进，善于研究化肥的科学使用，他
还格外勤奋耕耘，我家与他家连畔种
地，夏秋季节常见他顶着烈日，头戴草
帽、挥汗锄草的身影，每每看到他家的
庄稼地无一棵杂草，禾苗长势呈喜人之
态，收获时，产量又高出许多，我心头往
往涌起羡慕的情愫。

也许是受到了叔父、婶子的影响，
他的大儿媳、一个大学毕业生，执教于
市里一座高级中学，她是一位拥有高级
职称的优秀教师，身上闪烁着农村人的
优良品质，朴实、勤劳、能干，经常利用
周末时间帮夫家干活。她系上包袱，一
头扎入棉田，采摘棉花，惹得村民们眼
热，赢得一片赞声。

叔父，也有固执的一面。新世纪以
来，农村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取代了
繁重的人力劳作，这是工业化发展的丰
硕成果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福祉。一片
小麦、玉米地，大收割机开进地里，一顿
饭的工夫就解决了。但是，近年来，受
粮价下降，种子、化肥、浇水及机械耕作
等成本的攀升，一亩地的收入屈指可
数。叔父精打细算，收玉米时不用大型
联合收割机，而是发动全家上阵掰玉米
棒子，然后由他大儿子开车载回家，再
慢慢剥皮、晾晒、脱粒。这一片地收完，
又进军下一片地，往往需七八天，才可
收毕。如果算上后期的工序和后期的
劳作，其艰辛程度会让许多农人望而生
畏。

叔 父 ，堪 称“ 农 耕 传
家”的典范。在他的言传
身教影响下，他的两个儿
子 都 考 入 大 学 ，实 现 了

“鲤鱼跃龙门”，走上工作
岗位，跻身“城里人”的行
列 。 他 的 大 儿 媳 为 高 中
教师，二儿媳供职于政府
机关。其孙辈更为出色，
据 闻 ，其 长 孙 大 学 毕 业
后，现入职于高科技领域
的 华 为 公 司 ，孙 媳 正 读
研，即将毕业。儿孙皆有
出息，叔父用一双长满老
茧之手，托起了一个家庭
的希望。他耕读传家，把
一 家 人 带 至 一 个 幸 福 的
高地。

叔 父 ，生 活 朴 素 节
俭，始终保持中国农民的
优良传统。记忆中，他永
远 着 一 身 深 蓝 或 黑 色 的
中山装，似乎没穿过其他
样 式 的 衣 服 。 一 辆 旧 自
行 车 是 他 数 十 载 不 变 的

“坐骑”，无论上集、赶会，
还是去田间干活，他的代
步 工 具 总 是 那 辆“ 秦 琼
马 ”。 当 今 社 会 ，正 处 于
飞速发展时期，自行车早
已过时，代之而起的是摩
托、电动车、小轿车等，但
自行车依然是他的最爱，
是 他 最 得 心 应 手 的 工
具。一来，自行车出行绿
色 环 保 ，响 应 了 政 府 号
召 ；二 来 ，自 行 车 运 行 成
本 很 低 ，既 能 锻 炼 身 体 ，

又能节省能源。
叔父，在生活上显得“小气”，在精

神追求方面却是大手笔，呈现出大气
象。他偶尔进县城上集赶会，不舍得为
自己添置一件衣服或下一次馆子，可一
旦遇到书店、书摊，他会两眼放光，甩出
从牙缝里节省的几百元大票子购买他
梦寐以求的好书籍，然后小心翼翼将书
抱在怀中。此刻，叔父心里像吃了蜜一
样甜。积年累月，他的藏书达千余册。

叔父数十载以来一直是村里婚丧
嫁娶过大事的总管，因其心思缜密、虑
事周全，一心为主家考虑，天长日久就
成了村人最为信赖的总管。

每当婚丧嫁娶立席之际，叔父导引
浑身着白色孝服的孝子或一对眉宇间
带着喜气的新郎新娘来至宾客席前空
地上。叔父此时像一位战场上的统帅，
引人注目。他庄重严肃或面含笑意，亮
开嗓门，声如洪钟，不急不缓，用高亢而
富有地方色彩的男中音致辞，后又引导
他们为宾客行大礼。礼毕，他接着致
辞。其致辞字字珠玑，总能切合当时的
节气、气氛、场景。

如：仲春婚娶，叔父这般致辞。
各位来宾、众位乡友：

值此，百花绽笑，桃李飘香，彩蝶对
对，紫燕双飞，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为爱
子完婚。承蒙诸位，大驾光临，参加婚
礼，新郎新娘当场致礼，以表谢意！

随后，新郎新娘向宾客行三鞠躬
礼，礼毕。叔父接着致辞：

淡酒疏肴，不成敬意，还望诸位海
量包涵。请尽兴，随意！

如：隆冬丧事，叔父会致辞。
各位来宾、众位乡友：

条山呜咽，涑水悲鸣。某某老先
生，享年……，因病谢世，承蒙诸位，驾
临寒舍，参加葬仪，孝子居葬守制，不便
登门，当场致礼，以表谢意！

随后，孝子们向宾客行三鞠躬礼，
礼毕。叔父接着致辞：

淡酒疏肴，不成敬意，还望诸位海
量包涵。请用餐！

他的致辞，每每言简意赅，仔细品
咂，别有意味，让人耳目一新，如沐春
风。

满座宾客，不乏周边村人，也有跨
州过省远道而来的贵客，一时众人鸦雀
无声，侧耳倾听。叔父一席即兴发言，
让众人心生波澜，又惊又喜，偏僻乡村
竟有此等文雅之士，引得许多人点头称
赞。

在我的记忆中，吾村民风淳朴，代
代相传。每逢婚丧嫁娶秩序井然，没
有 其 他 不 良 行 为 ； 吾 村 走 出 的 青 少
年，懂规矩，守法律，绝少有人触犯
国家法律。

“ 总 管 ”， 是 乡 村 世 界 的 公 众 人
物，是民间公认的高人，如电视屏幕
上 的 主 持 人 ， 其 一 言 一 行 、 一 举 一
动，都折射着乡村文明，是乡村向外
界展示文明程度的一个窗口，是一个
村庄的形象大使，同时又对吾乡后代
子孙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因而，
叔父无形中担负起吾乡农耕文明的传
承者和播种人的任务。

叔父，还是村里第一任老年协会
会长。在他主持期间，老年活动有阵
地，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村里大力
倡导尊老孝老爱老之风。每有老人去
世，村老年协会会为其召开告别追思
会，为孝子孝媳披红，种种举措进一步
推进了乡风文明。

在方圆几十里内，提起吾村，周边
的乡亲总现出羡慕和神往的眼神。吾
村能有这样的盛况，以叔父为代表的楷
模式人物的引领、示范和教化功不可
没。

当前，国家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
角，广袤的乡村需要数以万计的文明引
领者和推动者。

在吾村，若推举乡贤，叔父冯万才
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之一。

吾

叔

是

乡

贤

■
冯
红
寅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的家戏在
前几十年是相当像一回事的。

我们村是中条山五老峰下一个相
当古朴而又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子。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记忆里的
村子像一座小城池，四周原是有村墙
的，村墙虽是土夯的，但高大结实，相
应配有东南西北四座拱形大村门。在
村墙之内，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狭窄土
路把村子劈成四块，通过四座村门与
外界连接，是村子主要的巷道。村北头
茂密碧绿的芦苇荡和村南头古色古香
的戏台遥相呼应，是村人眼中亮丽的
两大景观。

故乡的一辈辈庄稼人就在这样的
空间里，以务农为主要谋生手段繁衍
生息代代相传。村民们不但需要吃饱
穿暖，还需要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的
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看戏——看本村的
民间艺术家演的家戏。

追溯到村里的上一代甚至上两代
人，其中演艺方面的人才群星灿烂，在
乡亲们记忆中很是鲜活。

先说演员。著名的小生首推增提，
他是天生的演员料，听说他曾师从著
名蒲剧表演艺术家阎逢春，但受不了
苦半路跑回来。虽然如此，他的名声也
一样被镀了金，村人说起来仍然是羡
慕的口气，因为他毕竟见过正经师傅。
男扮女装搞反串的旦角演员有安得、
常娃。老旦有守臣。小旦兼青衣演员有
灵芝、妞万、社香、淑英，不但模样是一
个赛一个，而且演技好，堪称四大台
柱。大花脸叫双全。丑角演员俗称三花
脸的叫泰和，是我本家哥哥。还有个特
殊的丑角叫当娃，为村民留下了常谝
常新的典故，至今其故事还为人们所
津津乐道。有这十数八个的主要演员，
再加上一些“蹭柱角皮的”（即跑龙套
的配角演员。因为这些角色站的位置

多在舞台前边两侧的柱角根，其腰部
服装接触摩擦柱角皮，故戏称之），一
个村剧团就红红火火地成立起来了。

再说职员。职员主要指乐队。这方
面人才比演员还多。“拴娃胡胡雨亭
板，梨娃吹笛不捏眼，安安梆子打在
点，把演员伺候得没弹嫌。”这几句顺
口 溜 就 把 乐 队 的“四 大 硬 件 ”—— 板
鼓、板胡、梆子、笛子都表扬了。再加上
辅助乐器，拉二胡不缺人，三弦有人
弹 ；唢呐呢，拉板胡的师傅就捎带吹
了。那时虽然没有扬琴和电子琴，但仅
就 那 些 文 武 场 面 乐 器 都 敲 打 吹 奏 起
来，其音响效果也是相当热闹的。好听
不好听？要看谁听。有道是，“蒲剧家伙
真‘家伙’！”这里，头一个“家伙”是名
词，第二个“家伙”是形容词，意为乐器
声音太劲大，如果没有字幕，即使当地
人也听不清唱的啥。但是村人能直接
看到乐队演奏，都说好听，都爱听，因
为乡亲们再也没有别的直观的音乐可
听了。

那时没有电，演戏点的是汽灯，现
在的年轻人没见过，也难以想象，其实
那光芒也是相当明亮的。缺陷是灯吊
的位置固定在台前的两边上空，不能
变换角度及时服务演员，更谈不上灯
光设计。那时的布景也和现在不能比，
是美术师画在布上，再把布钉在木架
子上，体积大，搬动难，不像现在的“投
影布景”，用机械设备投映到底幕上就
行了。村人演戏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布
景的，但村人爱看。

那时候都演些什么戏呢？村里人
用两句话概括老戏：“不是奸贼害忠
良，便是相公招姑娘。”此说一般来讲
还是中肯而精辟的。像眉户传统戏《屠
夫状元》则是二者合二为一的产物。有
一出折子戏叫《杀狗》，是以反面教材
宣传孝道的，村人耳熟能详，都爱看爱

谝。但这其中另有缘由。那时由增提演
曹庄，灵芝演焦氏，守臣反串演曹母，
还有一个角色不可忽视，那就是曹庄
要杀的那只狗。但是我们不能把真狗
赶上台，须由人来扮演。这就要说到前
文点到的那个叫当娃的特殊丑角。

话说某年正月十五那天，正是家
戏上演的高潮期，村中心的十字路口
墙 上 贴 的 海 报 向 村 民 预 告 今 晚 演 出

《杀狗》等折子戏。丑角演员当娃半后
晌就催着他妈赶紧做饭，说是吃了就
得走，黑了还有他的角儿呢！他妈年轻
时也是利落人，见儿子煞有介事那么
迫切，就立马照办起火做饭发落他赶
紧吃了，吃完他就兴冲冲地去了。当
然，他妈届时也去了：有儿子的角儿
呢，去！岂能不去？晚上刹戏回到家里，
他妈沉浸在剧情中，生怕儿子娶了媳
妇忘了娘，家里出了焦氏怎么办？竟至
毫无睡意。及到儿子回来，她又想起儿
子的话，于是满腹狐疑地问儿子：“你
说有你的角儿，我咋没见？”“你没见？”

“没见。”“哎呀，妈！——顶（扮演）狗的
那个就是我呀！”他妈这才恍然，只有
摇头叹气。然而当娃很敬业，对他妈的
态度不以为意，对艺术的热心和崇拜
可见一斑。每次家戏上演《杀狗》，顶狗
非他莫属。据说在什么戏里，他还顶过
驴。此外再没有见他顶过其他角色，似
乎成了饰演动物的专业户。到后来，母
子二人的对话不知怎么竟传出去了，
难道是当时隔墙有耳？其实，当娃为了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有时他竟有意问
别人：“昨儿个黑了看戏没见我？”被问
的 人 瞪 眼 摇 头 ，故 意 哄 他 说 ：“ 没 见
呀！”于是他就很失望，照样向那人解
释一番，那人就故作知音之状，并且一
改奚落之态，肃然地说：“这一角总得
有人顶啊！再说，狗有什么不好？‘狗不
嫌家贫’，狗是忠臣啊！”“啊！？”终于有

人理解了他对剧情不可或缺的作用，
并且指出狗在动物中对于人类的绝无
仅有的高贵品质，他很满足地哼着“乱
弹”走远了。此事后来成为全村人的笑
谈，不胫而走，传到村外，传到今天。

说到我们村的家戏，笑话远不止
这一桩。有的唱戏忘词，眼睛老往边幕
后边看 ；有的在下面能行，唱得美美
的，但一出场就发昏，竟至忘了走步。
打板师傅急得催他：“你走哩么！”他才
如梦方醒；有的出场还没开口，却又操
心 伴 奏 ，连 声 向 乐 队 招 呼 ：“ 家 伙 家
伙！”打板师傅生气地说：“这是你操心
的事么？”于是台下一片笑声……

家戏闹热闹，洋相不一而足，但那
年月确实给村民带来了欢乐。

排戏的场所是村民们消遣的唯一
去处，演家戏的日子是全村的节日，满
村都洋溢着喜气。一遍遍的“打趟子”
锣鼓（开戏前的打击乐演奏）是对观众
的热情召唤，人们扶老携幼搬凳子结
伴走向戏园子，也有的早早就占好了
座位。开戏前台下的嘈杂说笑自不待
言，卖麻糖、烧饼、油糕、炒粉、醪糟等
吃喝的，以及卖小孩玩具的，支摊子抓
商机，生意还怪好，有的老婆老汉好像
就不是为看戏，而是专门去吃的。静夜
里，台上悠扬的乐声唱腔传得很远。还
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村剧团的后勤
人员正月十五提上提头（一种柳条编
的圆柱形的容器，上有窄板做成的弓
形绊，可提）挨门挨户地收元宵给唱戏
人吃算是报酬，家家开门迎接慷慨大
方乐于奉献，民风淳厚值得怀念。

岁月如梭时过境迁，村门村墙不
知毁于何时，踪迹全无，部分村巷也扩
宽了。再说改革开放后，大家都忙着挣
钱，经济上相对来说是富裕了，然而家
戏鼎盛期带来的欢乐却早已淡出了视
野。消失的村剧团、飘逝的家戏，只能
浮 现 在 遥 远 的 记 忆 中 和 人 们 的 谝 闲
里。古老的舞台寂寞了，鸟雀在房梁做
窝拉屎，家戏后继无人，老艺人一个个
都走了，又没有刻意培养徒弟，所以不
得不断茬，家戏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啊，家戏飘逝留不住，舞台何时再
回春？

飘 逝 的 家 戏
■程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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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跑得太快
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
风来看热闹
得意地偷偷笑出了声
春阴沉着脸
一任
撕扯的疼
挟裹阵阵寒流
冷得她落下泪来

春天的泪
淋湿了鲜艳的花裳
打湿了翠绿的丝袖
纵使雷声在耳畔嘶吼
狂风肆虐不休
一颗悲悯的心
仍不忘去滋润
大地干涸的伤口

春
内心澄明
眼里
全是春色

春 雨
■冰 梅


